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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人 文 知 齐 鲁

齐鲁晚报：您的文章多写日本，
但是写自己的方面比较少。与旅游
者不同，您在日本是“讨生活”的，自
然别有一番滋味吧？

李长声：在哪里讨生活都难。没
有钱是最大的窘境，打工，挣来钱就
化解了。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不挑
食，不大有什么不适应。

齐鲁晚报：提到日本，总也绕不
过日本制造和工匠精神，尤其是在
汽车和高科技产品方面，前些年日
产的马桶盖被国人追捧，这些都是

“日本第一”信条的主要支撑。您认
为，在哪些方面中国可以向日本制
造借鉴？

李长声：敬业，凭良心，对得起
工资，干好本职工作。中国人早就知
道这些。日本制造走向世界也是有

一个过程的。买马桶盖，可能因为中
国没有，也可能日本质量好，或者便
宜，无可厚非。歌手麦当娜也买过。
但买的人多，就壮观了，引人注目。

齐鲁晚报：近期日本队在世界
杯表现得可圈可点，给亚洲足球挣
回了不少脸面。还有日本球迷在球
场捡垃圾的照片，有人认为这得益
于日本的教育体制，是这样吗？

李长声：日本足球是日本的事，
跟亚洲没关系，不要与有荣焉。日本
教育上最成功之处是重视教育。对
教育的重视，中国现在也不如日本
明治维新那时候。

齐鲁晚报：周作人写到，“中国
人原有一种自大心，不很适宜于研
究外国的文化，少数的人能够把它
抑制住，略为平心静气地观察。”当

然，也有一部分中国人有“哈日”的
倾向，您又是如何理解这两种极端
观点的？

李长声：自大心是“中国人原有
的”，即使能够把它抑制住，平心静
气也只是“略为”，周作人这话说到
家了。大概崇洋媚外才没有自大心
吧。电视剧里演的那些汉奸也不会
有。哈日也没什么不对，只是不要走
极端。

齐鲁晚报：在《两千年友好的神
话》一文中，您以“渡尽劫波兄弟在，
中日豆腐很好吃”作结尾。作为一个
侨居日本30年的“知日派”，您理想中
的中日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李长声：中日两国理想的关系是
相安无事。双方要努力少管对方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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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7世纪“白村江”之战
后，日本潜心学唐多次派出“遣唐
使”。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对中国
的研究远远超过中国对日本的研
究，但您在著作中指出，中国对日本
的研究并不少，为什么这样说？

李长声：首先，日本对中国研究
较深，甚至很深，这是事实，但事实
的背后有原因。日本对中国的研究
可以分作两部分，一是对历史的研
究，二是为侵略的研究。关于日本的
文字记录，最早的是我们陈寿的《三
国志》，他们自己的记录《古事记》是
几百年以后了。起码自秦汉以来，日
本持之以恒地拿来中国文化，研究
中国就是研究他们自己。当日本要
侵略掠夺中国时，当然要认真、深
入、仔细地研究中国，连哪里有个小
煤田都知道。除了元朝，出兵过日
本，此外中国从来不曾想侵略它；文
化上远远落后于中国，也用不着跟
它学。后来它打败了中国，中国人很
快就向它学习，反倒是它又进犯中
国，打断了我们的学习。如果不算台
湾，那么我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又
开始学习日本了。但是它当惯了学
生，有学生的小心眼，不会好好教。

最早研究日本的，就是中国人，
比他们自己都早。唐人就有诗，说日
本人“野情偏得礼，木性本含真”，现

在也可以这么说他们。唐书中也说
他们“不以实对”，这始终是他们的
民族性，如今叫“暧昧”了。大江健三
郎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到斯德哥
尔摩讲这一点。美国《菊与刀》对日
本人的认识，特别是关于两面性，并
没有超越戴季陶、周作人，只是换了
西方的角度，多了些文化人类学的
说法罢了。

齐鲁晚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
日“同文同种”，但事实远非这句话
所能概括。以您在日本生活30年的感
受来说，中日国民最大的不同在哪
里？

李长声：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
雨，况且隔着海，两国的人不同是正
常的，同才不正常。不过，同是人，同
样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
关系，所以大同小异，不必把不同看
得多么不得了，好像活在小说中一
样。

我最佩服的是日本人的持之以
恒。报刊上连载小说或漫画，连载几
年，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因为有
恒，才能有细节。我们说卧薪尝胆，
只是个成语，打比方而已，他们却践
行。电视上看见小泉、安倍在美国人
面前一副孙子样，但我知道那是在
卧薪尝胆。

齐鲁晚报：中国人做事也讲究

认真，可经常大而化之，“差不多”就
行。日本是另一个极端，凡事讲究

“精细”，比如茶艺、茶花，有把所有的
东西“缩小”的倾向。造成中日之间
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

李长声：日本作家开高健曾遗
憾日本没拿来中国的“马马虎虎”这
个词。这也是自然环境造成的。中国
大，民族多，都精细起来，可丁可卯，
就无法大团结了。日本起初也要学
中国的大，例如仿造长安城，例如奈
良的大佛，但会把从中国拿来的文
化改造、发展成日本文化，你大而化
之，我就缩小，精雕细琢。

齐鲁晚报：目前，到日本旅游的
中国人越来越多，部分游客素质不
高，给日本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您
认为，日本国民对中国有哪些误解？
国人到日本旅游时需要特别注意哪
些方面？

李长声：日本人也未免过分，既
想挣人家的钱，还要一切按他的规
矩办。国人要注意“场合”二字，有的
场合，例如在酒馆里喝酒，大声说话
也无妨，可能日本人的声音更大，但
有的场合不可以，例如咖啡馆，大声
说话招人烦。中国人以不守规矩为
能事，再加上人前显贵，给哪里都留
下了不好的印象。不过，素质会一点
点提高的。

>> 我最佩服日本人的持之以恒

齐鲁晚报：说到日本、日本文化，
很难绕开《菊与刀》，日本人本身具
有矛盾性。其实性格矛盾在每个国
家国民身上都不同程度存在，但在
日本人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造成
日本人性格矛盾的原因是什么？

李长声：也未必日本人表现得
特别明显，而是被特别强调了。中国
人向来说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
的两手。中国的谚语都有正反两个，
互相打脸，但中国人运用自如。至于
原因，读读《矛盾论》吧。

齐鲁晚报：日本小说家石田衣
良说，“日本要是没有了，世界上遗
憾的也就是失去漫画和电子游戏罢
了。”日本漫画兴盛的原因为何？您
有没有建设性意见，有关中国能从
日本漫画借鉴哪些元素？

李长声：日本文化本来具有漫
画性。中国年轻人喜欢日本漫画，好
像也喜欢美国电影，可能是因为人
家的东西具有先进性。那就要从自
己身上找出落后的原因。中国也在
拼命搞这些，有一种别人有的我也
要有的心理。各国有各国的文化，各
有长处。中国在世界中，不可能把世
界搬进中国来。日本漫画之所以被

喜欢，因为它是日本的。喜欢日本漫
画就看原装的日本漫画，喜欢中餐
就吃地地道道的中餐。进日本书店
看看，漫画铺天盖地，我们看到的都
是被选出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真
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样才能
把漫画发展起来。

齐鲁晚报：同样是酒局，在日本
和中国大有不同，在您主编的《中日
之间：误解与错位》中对日本的“酒
会”进行了解释，这与中国请客吃饭
有何不同？

李长声：中国叫饭局，目的是
吃，吃菜。出门之前老婆嘱咐多吃少
喝。日本叫饮会，目的是喝，即使不
能喝酒，也会要一杯饮料凑趣。饭局
也好，饮会也好，是一种交际，这一
点哪里都一样。最大的不同好像是
对于醉酒，日本比较宽容，虽然也大
不如前了。中国人爱劝酒，把人家灌
醉，却又说贪杯，最典型的矛盾性。

齐鲁晚报：日本人很懂礼貌，鞠
躬时腰弯成90度，见面很客气。日本
人在内心里果真如此吗？会不会腹
黑？

李长声：我们见面也客气，只不
过不鞠躬。鞠躬比握手好，过去曾搞

过预防肝炎互不握手。抱拳或作揖
也很好，省得挨个握手。握手是无聊
的西方文明之一。礼貌本来是外表，
是形式，用不着内心，所以外交场合
要加上“诚挚”之类的说辞。

齐鲁晚报：佛教入日几经兴废，
如今佛寺众多，信徒占人口八成；日
本明治维新后也极力推崇神道教。
目前佛寺和神堂杂糅，您认为佛教
和神道教哪个对日本人的生活影响
大？

李长声：对生活的影响以佛教
为大。明治维新推崇神道，立为国
教，主要在精神方面，如忠君，这很
容易变。日本的佛教不但是宗教，而
且是文化，是生活。例如，茶就是和
尚从中国带回日本的，从寺庙传到
民间，又发展出茶道。茶道的精神支
柱是禅思想。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很
大程度是从寺庙传到民间的，包括
饮食及其规矩。神道本来是原始宗
教，自然崇拜，弄得有模有样的历史
并不长。明治以来，佛寺和神社分得
很清楚，据统计，神社比佛寺多。很
多日本人说不上信什么，有神敬神，
有佛拜佛。过年时哪个离家近，就去
求哪个。

>> 日本最成功之处是重视教育

>> 日本人的矛盾性被特别强调了

作家李长声先
生被誉为“文化知日
第一人”，他的文字
延续了黄遵宪、周作
人以来的“知日”传
统，不但有知识、有
见识，更有态度，为
读者“知日”带来新
意。

他推崇随笔，认
为日本文学传统就
在随笔，哪怕是《源
氏物语》，本质上仍
是随笔性的叙述；他
更认为，随笔是日本
文化得以建立自身
审美的关键。在本周
开幕的香港书展上，
李长声会以“村上春
树如果不进京，可能
不会写小说”为题做
讲座。近日，本报记
者专访了李长声先
生，请他结合旅日30
年的经验阐述对日
本文化以及中日关
系的认识。

□本报记者 李师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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